
东北的长白山天池孕育了三条大水—松花
江、鸭绿江、图们江。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
就是在中国排名第六位的松花江。松花江从长
白山脚下一路走来，水流湍急，浩浩荡荡，她
流经的第一个大都市就是吉林。涛涛的江水在
这里画了一个“U”字形的大弯，然后转而向
北，又折了两折才向她的下一站—哈尔滨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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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长白山天池孕育了三条大水—松花江、鸭绿
江、图们江。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在中国排名第
六位的松花江。松花江从长白山脚下一路走来，水流湍
急，浩浩荡荡，她流经的第一个大都市就是吉林。涛涛
的江水在这里画了一个“U”字形的大弯，然后转而向
北，又折了两折才向她的下一站—哈尔滨奔去。

正是有了这条美丽的松花江，吉林这座古城才变得
锦上添花、风景如画，成为依山傍水的江畔之都。早在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大帝就亲临东北，视察
吉林水师营。当他乘舟在如诗如画的松花江上，不由得
即兴抒怀，吟咏了脍炙人口的《松花江放船歌》。

松花江，江水清，
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水叠锦秀觳明，（觳字，左下的角字应为系)
彩帆画益随风轻，（益鸟，应合为一个字）
萧韶小奏中流鸣，
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跃日何晶晶？
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

貔貅键甲毕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缨，
我来问俗非观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冲波行，
云霞万里开澄泓。

有了帝王的高度赞誉，吉林的大名不胫而走。从
此，商贾云集，市井繁华，松花江边的小城，顿时变成
了清代东北的重镇，打那以后吉林也有了“江城”的美
称。

明末清初，吉林名为“船厂”，清政府又名“鸡林

对吉林古城
始建的新认识

张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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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沿江的都市）。顺治十五年（1658）清政府
于松花江畔设厂造船、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于吉
林筹建中国清代第一水师—吉林水师营。这虽为内河水
师，却为二百年后的清代北洋水师建设积累了经验，奠
定了基础。清代吉林古城的建设，最初就是由吉林水师
营的八旗军建筑军营开始的。

康 熙 十 二 年 （ 1 6 7 3 ） 水 师 营 在 松 花 江 左 的
开 阔 地 带 ， 以 松 木 为 栅 ， 建 东 西 各 长 2 5 0 步 、 北
长 2 8 9 步 、 周 长 7 里 又 1 8 0 步 ， （ 南 以 松 花 江 为
屏 障 ） 东 、 西 、 北 各 设 一 门 。 城 外 挖 沟 ， 以 土
为 墙 。 乾 隆 七 年 （ 1 7 4 2 ） 扩 建 ， 周 长 1 4 3 0 丈 ，
设 五 门 ； 同 治 六 年 （ 1 8 7 6 ） 再 次 扩 建 ， 周 长 达
14里，去木栅，全为夯土墙，共设八门；光绪九年 
（1883）去土墙改砖墙；宣统元年（1909）略加维
修，开城门十座。

以上史实来源于《吉林外记》、《永吉县志》、 
《盛京通志》等史书的记载。那么，吉林建城究竟始于
何时？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直是中外史学界在东北史
研究中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日人三上次男、藤田
亮策、冈崎敬……等人更显得迫不及待，他们于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便来到吉林从事考古调查。随后国人裴文
中、贾兰坡、佟柱臣、李文信等重量级人物也先后来吉
探究端倪。其中值得提出者有二：

（一）日本人在松花江右岸（丰满水电站下1、
5公里处）的江边山崖峭壁上，发现了两处摩崖刻石。 
（国内考古和历史学界包括日本人，都习惯把“摩崖刻
石”称为“摩崖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确切的。刻石
与碑完全是两个概念：刻石是特指刻在自然山石上的铭
文；碑则不同，它是要对石料进行加工、并且有特定形
状上的要求，然后才可勒石。）除此之外，在两处摩崖
刻石下面的松花江水的浸泡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
刻有“祖天”二字，其字体和上面两处刻石字体风格相
同，说明与上面刻石是同时所刻。江水涨时这块石头便
藏于水中，消水时便露出水面。这一重大发现是一钓鱼
者发现告诉笔者的，随之我去考察，证明是千真万确
的。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开发吉林丰满度假村
而修建一条快捷公路竟取道摩崖刻石，把刻石下面江面
近20米高的悬崖峭壁填平，从而两处刻石成为路边的景
观，而“祖天”大石却永远被埋在下面。

两处摩崖刻石和“祖天”刻石记述了明代永乐十
八年（1420）、明洪熙元年（1425）、明宣德七年 
（1432），辽东都司指挥使、骠骑将军刘清到此督军
造船的史实。崖铭与文献记载不谋而合。事实上，早
在永乐七年（1409）明朝政府为加强对东北的开发和
统治，便在黑龙江口的特林设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同年
四月又在吉林设厂造船。除此，《柳边记略》一书和《
敕修永宁寺记》、《重建永宁寺》二碑也均可佐证刘清
于“永乐年间发将卒数千造船，将以开边。”既然有如
此大规模、长时间、兴师动众达数千人的造船规模，一
定应有营盘和城池的兴建。

清康熙时期的水师营寨可以说成是“建城”，那么

刘清所建数千人的居址营盘又该做何解释呢？不言而
喻，这当然也是“建城”。还应指出的是，清初对“船
厂”一名的延用，更加表明吉林建城绝非清康熙十二年
始，起码在明永乐年间吉林就有城池存在了。只是建城
的位置不一定在江左，很可能在江右，可惜的是没能保
存至今。由此可见，清初“船厂”之名是源于明代的设
厂造船。

（二）国人李文信先生（东北考古专家）在对吉
林松花江右岸的东团山调查中，采集到一枚汉代五铢
钱、铜镜、玉饰…等文物。于是，他在1946年首次提
出，“东团山山城是夫余王城”的假说。这一提法几乎
成了定论，一直影响至今。

夫余族是西汉时期生活在东北的少数民族，高句丽
族的祖先朱蒙就出于夫余族。《三国志－夫余传》等许
多史书都对夫余族有较详细的记载。吉林地区是古夫余
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据说现在吉林省扶余县的名字
就来源于此。只是民国初年由于当地“跑腿子”（单身
汉）很多，所以便在“夫”字边上加了个提手旁，变成
了“扶余”。

关于夫余王城（都城），校友耀东曾转我多维新闻
网转发中新社2001年十月二十四日电《专家称吉林市
建城史应上推至公元前200年》的消息，消息说，“东
团山一带的山城和平地城即为史料记载的古夫余国早期
王城“鹿山之都”，这是该省考古专家和学者最近提出
的。消息还说，这个观点是他们在最近考察了东团山山
城遗址后提出的 。”

看了这个消息，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其
实这只是对55年前李文信先生的老调重弹而已。从学术
角度上严格说起来，这仅仅是在印证李文信的观点，或
者今天的“专家”根本就不知道昨日的“专家”已经早
有此论 ……。不得而知。

对于上述“老专家”和“新专家”的观点和看法，
本人都不敢苟同。下面笔者就自己的看法作一详细说
明。

在研究夫余王城的问题上我本着前辈的治学态度和
精神，从第一手资料入手，在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结合
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古调查，利用比较研究的手法进行辨
伪考证、去伪存真。自1982年至1985年断断续续的四
年时间里，我利用周日，有时是下班以后的时间，骑着
我那辆“红旗”自行车，展开了个人的研究之旅。不知
多少次到图书馆查资料、到东团山及其附近的帽儿山、
龙潭山进行实地考察、走访附近住户、……。最后得出
结论：

吉林东团山山城是古夫余时期的遗迹，但绝不是王
城，那座平地城晚于山城。古夫余真正的王城—“鹿山
之都”是距东团山东北约二公里的龙潭山山城。东团山
山城应是龙潭山山城的卫星城。

东团山和龙潭山均位于吉林城东郊、松花江右岸。
东团山海拔252米，高出地面50米，是一座椭圆形的
小山。山上少树，多为农田，在山上东南部有一座由
黄土叠筑的古城址，近似圆形，周长1050米。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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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南城子”。1988年我最后一次带日本同行去的时
候，部分东南城墙保存较好，其他地段若隐若现。由此
向东一公里余是南北走向的帽儿山，这里有许多相当于
汉时期的古墓葬，同时也分布一些清代和民国的墓葬。
帽儿山绵延向北与龙潭山相接。

龙潭山海拔388米，高出地面120米，山势险峻，
峭壁耸立，林海苍茫，景致幽雅，登临山顶，江城吉林
可尽收眼底。山上古城依山势走向而建，呈不规则形，
周长2396米，城墙为黄土夯筑，基宽10余米，现存西
门处的城墙最高约16米，一般墙高均在6米左右。东西
南北四面城墙之上各建有长25米、宽10米的平台，这
表明城墙上曾有角楼一类的建筑。山城有西、南、北三
座城门，现在西门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山城最高处“南
天门”可极目远眺达几十里之遥。非常奇特的是，在城
内西北隅紧靠城墙处，建有一个东西长52米、南北宽
25、75米、深9、8米的大水池。水池南壁利用自然的
直立岩壁，其他三面用大块岩石垒砌，北壁中段有一
1、6米宽的泄水洞直通北墙外。这是专为池水过多时
使之泄出、以保证池水永不外溢所用。池内的水从不干
涸，一年四季无论晴、雨、旱、涝，池水总是满满的，
足有近万立方米的水量。

为了证实水下是否有泉，我只身跃入潭中，当时还
请一位唯一看热闹的人帮忙拍了照。潭水很清，但很
凉，由于四周长满了参天大树，置身于水潭向上望去，
不免有些阴森的感觉，再加上水的温度，浑身直起鸡皮
疙瘩，我禁不住的喊了一嗓子，声音在山间回荡。通过
此次下水，我从潭中水的清澈度和温度证实，水底有泉
眼。

这个水潭对于久居吉林的人是再熟悉不过了。但
是，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神秘的。据传说这潭中锁有
一条孽龙；潭底通着松花江……所以吉林人称它“龙
潭”或“水牢”。其实，“水牢”只不过是当时居住在
山城内人们的引水处。这一点专家学者似乎已经取得了
共识。

从“水牢”向南走不到十分钟，便来到一处较高的
山坡，坡的中部有一个四壁垂直的圆形大深坑，坑壁用
自然石块砌成。直径10、6米、深度3、2－3、6米，底
部为山体岩石，略显倾斜，里面从不积水。吉林人称其
为“旱牢”。

“旱牢”、“水牢”与山城为同一时期的遗物。
从上面谈到的东团山山城和龙潭山山城不论从大小

规模和高度险要程度以及位置包括城内之设置，显而易
见，东团山都不具备作为“夫余王城—鹿上之都”的条
件和可能。

那么，龙潭山山城属于什么时期又是何人所建？李
文信先生认为，该城是汉以后高句丽时期的遗迹。这虽
是一家之言，可影响却依然深远。人们不加思索地沿用
着“权威”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本人之外，没
有任何人对此提出疑问。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认为首
先要对龙潭山山城内的旱牢加以研究，这是开启鹿山之
都的一把钥匙。对于山城内“旱牢”的用途，专家没有

定论，所以学术界便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归纳起来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国外到国内其观点

有三：
1、囚禁罪犯的监狱；
2、储存武器和军需物资的地窖；
3、堆放粮食的仓库。
以上三种说法，本人均不敢恭维。只要动脑深入分

析一下，人们就会发现，上述的观点是值得认真商榷
的。下面就请大家随我来考究一番，想必诸位会从中得
到许多乐趣。

首先，我们来剖析“囚禁罪犯”说。这里的“罪
犯”不外乎是指战事中抓获的其他部族的“战俘”。无
庸赘言， 大家十分清楚 ，在两千年前东北地区少数民
族争霸的战争中，文明的程度较之中原落后许多，征战
的手段是残忍的。战俘的命运应是悲惨的，对于他们的
处置，基本是采用简单的“杀头”方式。在生产力水
平低下的当时，怎么可能专门为俘虏费工耗时地修建牢
狱呢？退一步讲，假设是关押战俘的地方，那么，这
个“旱牢”的面积和空间也未免太小，充其量只能容纳
二十余人，如果打了大胜仗，俘虏大丰收，再建几个恐
怕也不够用；再说，深度仅有3米的大坑是根本关押不
住什么人的。总不能上面围着几个或者更多的人没日没
夜地看守吧？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人绑在树上更省事。
所以这个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接下来再看看“储存武器、军需地窖”说。该观点
认为，这里是存放武器和作战所用物资的仓库。这一
说词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造。第一、那时的战争主
要以冷兵器为主，大部分武器为石制和木制金属兵器很
少。第二、春秋时期铁器刚刚开始出现，战国中期铁器
方用于农耕、此后逐渐才达到普遍使用。铁器流传至东
北地区的时间一定会晚于汉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就
是说，古夫余也好、高句丽也好，那个时期的金属兵器
只会有少之又少的青铜短兵器而已（这是他们的挚爱之
物，就是死后也会作为随葬品埋于墓中）。设想，倘若
把刀枪弓箭等武器都放在大地窖里，遇到战事突发，将
何以应对？总不能现跑到那个深坑中去取吧。第三、在
那样动乱、争雄的年代里，武器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
论是防御敌人或野兽，武器就等于当时人们的又一器
官，所以它应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可能“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呢？至于说到军需物资，更让人感到不可思
议。

现在我们继续来分析“粮仓”的观点。从目前掌握
的资料和考古发现得知，东北地区农业的出现，应是隋
唐时期。古城的历史却远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那时居
住在山城内的人主要是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何来许多的
粮食和“堆放粮食的仓库”。就是大胆假设当时有一定
规模种植业存在的话，将粮食（包括采集的野生食物
等）堆放在“旱牢”这个大坑里，迟早也会变质发霉。
最关键的是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粮食和野生采集物。
简言之，“粮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旱牢”用途的三种观点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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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旱牢”的真正用途到底是
什么呢？本人以为：“旱牢”是圈养野生动物之牢。具
体地说就是将扑捉的猎物，放入其内饲养，作为一种食
物储存，以待慢慢食用。不论从“旱牢”的形状、深度
和大小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表
明早期饲养业在东北开始萌芽。自古及今鹿都是吉林地
区的主要野生动物之一，“旱牢”的用途就是用于囿鹿
的最佳场所。由此可以推断龙潭山就是夫余时期的鹿
山。

除了笔者的这一考证外，本人还在龙潭山城的实地
考察中采集到夹粗砂黑色陶豆柱、夹砂黑陶片、较大不
规则状柱础石以及瓦当边缘残片，外郭宽，旁有凸玄
纹，其年代应相当于汉或略早。另外友人皮氏在山城内
还采集到大片加沙绳纹红色板瓦等。龙潭山城内除去清
代的庙宇建筑群以外，到处丛林密布，如果不是多次前
往踏查的确是很难发现和采集到地面遗物的。

了解了东团山和龙潭山的基本情况，我们再回过头

来讨论古夫余王城—“鹿山之都”的所在问题。前面提
到李文信和现在的“专家们”先后认为，东团山城是古
夫余王城；本人则认为龙潭山城是古夫余王城，东团山
城只不过是龙潭山城同时期的卫星城。根据何在？下面
我们进行一下比较研究，自然就会清楚一切。

（1）李文信先生曾在东团山采集到具有汉代代表
性的遗物、而在龙潭山仅采集到了红色绳纹瓦，据此，
他断定东团山城是夫余王城，龙潭山城是高句丽山城。
前文介绍过，东团山基本为土山、少树而多耕地，长年
的农耕会使地下的遗物暴露于地面，对于文物的采集是
相对容易的；然而，龙潭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则不同，满
山到处是丛林灌木和参天大树，对于文物的发现是极为
困难的。没有多次的光顾和细心，真的很难有所斩获。

笔者于龙潭山采集到的文物，显然不是高句丽的遗
物，更不是“西团山文化”的遗物。（吉林的一种考古
文化，略早于汉。有关部门将这一文化的命名地—吉林
西团山，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是典型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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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东北地方特色的遗物，与东团山所发现的并无矛盾。
至于在龙潭山曾发现高句丽遗物，这并不奇怪。这只能
表明夫余之后，高句丽曾经沿用过，而且高句丽以后继
续有人在沿用。举个例子，甲人建了房子住了数年后搬
走，乙人入住数年后又转手丙人……若干年后有人看到
了乙人在此居住时的照片，然后就武断地把乙人说成是
房子的始建者和最早居住者，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代“专家们”提出东团山是夫余王城说，看来是
依据以往在帽儿山挖掘的大量墓葬和本世纪初挖掘的一
个遗址。他们从出土的汉砖、铜印、陶豆、陶鬲等文物
来推断东团山城是夫余王城。那么，人们不仅要问，帽
儿山位于东团山与龙潭山之间，既然把这里的墓葬说成
是东团山山城的墓地，为什么不可以把其说成是龙潭山
城的墓地呢？

（2）远古人们的居住规律是从高山逐步向地面发
展的，山城早于平地城，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之所以
最先选择山城，其主要原因有三：a居高望远，了解敌
情；b有敌来袭，易守可攻；c有效防止，水灾火灾。一
句话，为了安全。作为夫余国王所居的都城，一定从各
方面有所考虑。龙潭山无论在高度、山势、山城规模、
城内设施（水牢、旱牢）、建筑质量、地理位置等诸多
方面都是东团山不可与之相比的。

（3）龙潭山与东团山相距甚近，龙潭山居北，东
团山位南，两山遥相呼应，彼此对望，正好形成了以龙
潭山城为主，东团山城为附的格局。东团山之所以被俗
称作“南城子”，其原因恰在于此。这个“南城子”的
存在和使命，就是为保护王城“鹿山之都”（龙潭山
城）。从地理上，东团山与松花江极为亲密，二者紧紧
贴在一起，滚滚的江水冲扫着山脚疾驰而过，这正好是
观察、了望江面的最佳地点。所以说，东团山城是龙潭
山城的一个带有军事城堡性质的卫星城。

（4）龙潭山城内的“旱牢”，其功能和用途就是
专门用来圈鹿的地方。这与“鹿山之都”的记载相吻
合。

（5）位于龙潭山与东团山中部偏东的帽儿山山
阴，分布有大面积的墓葬群，本人曾经参加了较早的钻
探和挖掘工作。这里的墓葬年代，有与两座山城同时的
早期墓葬，也有后来不同时期的墓葬。就早期的而言，
毫无疑问的是属于龙潭山和东团山的居住者，而且，
笔者断言，在帽儿山附近迟早会有惊人的重大考古发
现—夫余国王大墓的出土。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考证，使我们不难
看出龙潭山城才是真正的古夫余王城，东团山城只不过
是个同时期的“陪都”而已。

综上所诉，我们完全可以把吉林建城的历史，大胆
地放到古夫余时期，即中原的汉代，其年代应在公元前
二世纪。所以笔者于当年在撰写吉林市历史文化名城申
请报告中，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最终吉林市被
国家顺利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可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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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于世的长城早已被列为世界奇观，对于长城的
研究和介绍自然也五花八门。然而学术界对于修建长城
的下限年代却异口同声的认为：自明朝以后没有再修建
长城。笔者对长城兴趣犹浓，在考察了张家口地区大镜
门一带的长城后，又多次到京畿地区的司马台、金山
岭、八达岭等长城段游观考察，因此便对清代没有建长
城的说法产生了好奇与研究。

清王朝是起源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当时的长城
是他们入主中原的最大障碍。当明王朝风雨飘摇之时，
他们利用汉人使用了离间和美人之计，从而自关外轻而
易举地通过了这个有两千年历史的雄伟防御工程，取明
而代之，对中国施行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异族统治。此
时，长城在他们眼中不再是眼中钉肉中刺，而是他们值
得骄傲的战利品。并由此获得联想，不惜人力物力从山
海关开始向东北地区修建了名为“柳条边”的新长城。

柳条边又称“边墙”。修筑的目的是为了严禁汉人
流入东北、以保大清“龙兴之地”的风水不变。同时，
可以防止满人汉化、并可保证八旗军在东北的训练基地
不受干扰、东北的“三宝”和特产也尽可由王公贵族所
独自享用。于是，清王朝的长城-----柳条边墙应运而
生。

早在顺治初年，便开始着手修筑柳条边墙。其南起
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
海关与长城相接。这条边墙后称“老边”。康熙二十年
（1681年）又将边墙向北延伸。新建边墙从辽宁开原
起，沿吉林省的梨树、伊通、长春、九台到舒兰县法特
乡的松花江边，俗称“新边”。

“老边”自开原以东归盛京工部管辖，开原以西归
奉天将军管辖；“新边”归宁古塔将军管辖。柳条边墙

是继明长城以后的又一条载入中国史册的长墙。虽然不
论从长度和规模上都不能与明以前的长城相比，但它出
现在公元十七世纪，也属罕见。

清代的柳条边，如果把“老边”、“新边”长度加
起来，足有近八百公里之遥。穿越山川、平原、丛林、
沟壑，其难度亦可想而知。边墙不是用砖石修建的，而
是采用泥土修筑，所采用的方法是先挖壕堑，将其土石
夯筑成墙，并在墙上每隔五尺插种埋柳条三棵，再用绳
子连接系好。又于墙外的沟堑修整为宽、深各一丈的 
河道，在有水源的地方引水入内作为护墙河。边墙内
有旗兵戍守、巡逻。根据《大清会典》、《东华录》、
《东华续录》、《太宗圣谕》、《吉林外记》等书记
载，当时吉林境内的边墙共有四座城门。（1）伊通边
门，又称易屯、一统边门。今长春市西南伊通河西岸； 
（2）赫文苏边门，有称克勒苏边门。今怀德县；（3）
布尔图库边门。今四平市东南；（4）巴彦额佛罗边
门，又称法特哈边门。今舒兰县法特乡。以上每座边门
各设五品防御一员、笔帖式一员、八旗兵二十员，负责
边门守卫、开关和对出入者的稽查。除此，还在四门间
隔区段加设二十九处边台，由领催率台丁担任查边、巡
逻、补栅、修壕等杂役。

虽然边门的把守如此严格，但仍有一种汉人可以不
受约束地入内，那就是经清政府特许，在吉林将军的统
区内被判刑流放的汉人。这些犯人在此服刑并做沉重的
苦役。康熙以后，被流放者日益增多，他们渐渐变成了
汉文化的播种机。这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觉。于是，
又将其要犯发遣至新疆等地。

然而，此时的中原灾荒不断，人们流离失所，苦不
堪言。关外东北，地广人稀，地肥水美的现实，自然吸

清代柳条边 伯  盦

闲聊清代柳条边 ◎ 伯  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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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他们。所以，东北便成了人们逃荒求生的目的地。
于是，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有如今天的偷渡客，置生死
于度外，不顾一切地潜入东北。据史书记载，雍正十二
年（1734年）仅吉林将军辖区内，增加汉人二千三百
八十七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增至一万三千八
百零二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汉人已跃增二
万七千四百零七人。

汉人的大量涌入，使清政府的封禁之策有名无
实。因此，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传下谕
旨，“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
与满洲风俗攸关。今闻寓渐多，著传富椿（吉林将军）
查明办理，并令永行禁止。”

嘉庆十二年，（1811年）皇帝又令吉林将军“严
饬各边门，实力查禁，并饬该管官申明保甲之法—并
通喻直隶、山东、山西各都抚，转饬各关溢及登、莱沿
海一带地方，嗣后内地人有私行出口者，各关门务遵照
定例实行查禁。若有关吏互相容隐，私行放纵，一经查
出，即具实参处。”虽然谕旨不断，但是时间一长，执
行的便走了样。俗话说“经是好经，就是没有好和尚去
念。”守边的八旗兵在汉人的拿手好戏—“贿赂”面
前，很少不动摇者，他们为了一点好处，便睁只眼闭只
眼。这样以来，汉人进入东北大有雨后春笋般的上升趋
势。

在清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时期，东北的丛山峻
岭之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供皇室和官宦游玩打猎的围
场。这些地方是绝对不许任何人、包括已经取得在边内
居住资格的满人和汉人进入，以保证围场的自然风光、
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皇室们的安全。道光年
间，吉林将军下令“私入围场打牲十只以上者，流三千
里；二十只以上者发乌鲁木齐种地；三十只以上者，发
乌鲁木齐等处给兵丁为奴。其零星偷打，随时破案者，
一只至五只，杖一百，徒三年；五只以上者再枷号一个
月。其偷砍树木五百斤以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八
百斤以上者，发乌鲁木齐种地；一千斤以上者，发乌
鲁木齐等处给兵丁为奴。”同时又规定，“雇人偷刨人
参，财主不分旗、民，俱发云南等省充军；并无财主，
只身潜往偷刨，得参一两以下，杖六十，徒一年；一两
至五十两，杖一百，流三千里。”上述法令致使许多人
被抓，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鱼过千层网，却网网
还有鱼”侥幸者大有人在。汉人的潜入势不可挡，“闯
关东”成了中原饥民的行动口号。

在防不胜防的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也逐步认识
到：开发东北对增加税收、缓解与汉人的矛盾大有裨
益。于是，结束了长达近二百年的封禁，在咸丰十年 
（1860年）废弃了柳条边墙，使其走入了历史。

光阴似箭，转眼又是二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踏查柳
条边之法特哈边门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特别是其中的
一段小插曲，回忆起来和大家分享。

法特哈边门位于吉林省舒兰县法特公社（乡），吉
林至哈尔滨、五常的火车从县城东北通过，该县是个比
较不错的城镇，从县城有长途客运汽车可到法特公社。

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和大家一样，初生牛犊雄心勃
勃、满腔热血干劲十足。为了更好地了解柳条边的现
状，我选择了春节前的腊月。理由很简单：1、利用个
人休息时间2、下雪以后没有树叶和庄稼的遮挡3、农
民“猫冬”便于走家窜户。在一个雪后的晴天，我起了
个大早赶往火车站。火车上人很多，许多人是进城办年
货的，大包小包、大袋小袋、大筐小筐堆满了行李架，
连车厢的过道和座位中间都堆得满满的，还有不少人在
抽烟，唠嗑声、喊叫声、抱怨声还夹杂着小孩的哭声，
真是热闹。我感到有点喘不上来气，我试着想把车窗打
开，可能是冻住了，那窗子纹丝不动。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车。出门时带的一本书，一页也
没能看，提起包又跑去赶长途汽车。好在汽车站不算太
远，连走带跑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原想这里的人会少
一点，可是，事实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车少人多，车
下不卖票，车上已经满员了，可司机和卖票的还让人继
续上 ，车下的人就像坐车不要钱似的，拼命地往车里
挤。多亏我提前上了车，否则，天黑之前是否能坐上都
两说了。这时更加感到体格健康的重要，差一点的非挤
扁了不可。

在一些人的叫骂声中，汽车缓缓地移动了，但是车
门口挤满了人，车门无法关上，地上依然有人追着汽车
跑。汽车加速甩掉了追赶的人，开出很远才停下来，司
机从驾驶门跳下来，绕到乘客门这边，连推带搡才把门
关好。车子重新开动了。

车里的拥挤让人无法形容，人与人“亲密”得象白
菜帮一样，紧紧贴在一起。如果你把脚稍稍抬一下，
马上再落下来就会踩在别人的脚面上。幸好，我的包
不大，东西不多，可是提在手里也够我受的了。这时
有人歪着脖子冲我喊，“什么东西，顶人家后腰生疼
的？”我知道，准是包里的“海鸥－120”，于是连忙
说对不起……。说句实话，那个场景就是今天想起来，
也叫人一脑门子汗。

快到中午的时候，终于到了法特公社所在地。肚子
开始有点饿了，吃午饭是当务之急，路边一家挂幌儿的
饭店吸引了我的脚步。

这家饭店门脸不算小。窗户、门，刷的蓝油漆挺诈
眼，可是却没有镶玻璃，上面钉的塑料布被风弄得一鼓
一鼓的，门框上高悬的四个退了色的大红幌子摇来摆
去，老远一看还挺醒目。我不加思索，推门便进。先来
两个小炒、再来二杯小酒，暖和一下再说，如意算盘早
就打好了。可是进屋一看，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几个破
桌子，几条长条板凳，墙角还摞着几个大麻袋，旁边放
两个酸菜缸，屋里面一个吃饭的也没有，可能是厨房刚
点火，前后到处都是烟。这哪里像个饭店，满不是那么
回事，真的不敢恭维。我二话不说转身要出去。这时，
一个农家妇女打扮的人从里面厨房冲出来和我打招呼，
她看我坚持要走，便说：“我知道你是外来的，快过年
了，别的家都不怎么开门了，就俺们一家还坚持为人民
服务。”一句话差一点儿把我说笑了，想不到乡下人还
挺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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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墙上一块小黑板，我点了两个菜。这妇人却告
诉我，他们光有肉，青菜需要到集上去买。于是我换了
两个菜，可她说还是没有。开什么玩笑，我可真的要走
了。没想到这个女老板非要做我这个生意不可，她急忙
跑进厨房拿出个大水瓢，边走边说：“这位师傅你等一
会儿，眨眼的工夫我准回来。”没有等我表示意见，人
已经出去了，出于无奈，也只好耐心等一会儿了。

我坐在屋里往外看，希望那个人早些回来，塑料薄
膜质量不好，只能看到四个大红幌。看着看着，我不
由地笑了出来。因为这饭店、餐馆
挂 幌 子 是 大 有

讲究的。在过
去（旧中国）幌子不是随便乱挂

的，是受行规制约的。
挂一个幌的，卖单一品种，如尖饼、油条、烧饼、

豆腐脑、豆浆一类；
挂两个幌的，卖各种溜炒、米饭、面食，并兼地方

风味；
挂四个幌的，经营品种不但要包括上面的，而且要

有各种海鲜，还要达到客人点啥有啥。属至高无上的大
店。

回族人开的挂蓝幌，汉族人开的挂红幌。在大街上
老远一看，就一清二楚。

可是，今天这个挂四个幌的，叫我大开了眼界。要
什么没什么，还胆敢挂四个幌，大家说，我能不笑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时代在前进，过去的陈规陋习在

今天的人看来已属多余，现在的事也不能用老眼光、老
标准来衡量。新时代的人们已经不习惯用传统来约束，
随心所欲既轻松又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才见这位能说会道的女人端
了一大瓢豆腐回来。伴随着一大堆道歉话，一盘整块的
大豆腐摆在了我的面前，上面撒了一些精盐，她问我要
不要浇上一点儿生豆油，还口口声声这是个好菜。“生
豆油还是免了吧”，我对她说。看着这直冒热气的豆

腐，一下子还真有点按捺不住。我逗趣地
问道，“既然是好菜，你的黑板上怎么没
有呢，它叫什么名？”没想到她却慢条斯
理地说“这个菜叫，白狗卧沙滩”。我
还头一次听说豆腐块儿撒盐有这么好听
的名字。那么，豆腐块儿撒葱花，就该
叫“白狗卧绿野”了。难怪当今“鸡爪
子”都成了“凤爪”了。

一会儿工夫，我要的酒也烫好了。
同时，那女人递过来一双筷子。我接
过来一看，像没洗干净一样，黑乎乎
的。于是，我用手在筷子的前半部撸
了几下，解解心疑，然后便甩开腮
帮子吃了起来。此刻，我心里明镜
似的，人就是应该到什么时候说什
么话。

这盘“白狗卧沙滩”味道还可
以接受，不过，这小半碗白酒太
难以下肚了。不知是质量问题还
是掺的水太多，总之，是我喝过

的白酒中最差的。
这家四个幌儿的乡间小店，无论如何给我的印象是

深刻的。
饭后，与当地党组织和有关领导取得了联系，在公

社文化站同志的带领下，走访了几位老社员，并请其中
一位带我到柳条边墙的遗址去看。那个社员告诉我，文
革前个别地方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什么“边”呀、“墙”呀，都让路了。加上广大社员取
土积肥（垫猪圈）的长期需要，再长的边，再高的墙恐
怕也很难存留到现在……

天快黑的时候，我匆忙辞别了那里，又搭上了拥挤
无比的回程汽车。在车灯撕开夜幕的瞬间，我模模糊糊
又看到了路边那家挂了四个幌的“大饭店”，里面还亮
着灯，红红的大幌依然在风中摇来摆去。我向它投去了
最后一瞥，心想，我再也不会来这里吃饭了。

清代长城-----柳条边和对它的实地踏查都已成为
了过去，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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